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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物理学教程》是怎

样写成的？”和“一桩未曾预料到的

官司揭开的真相”两篇文章中，我

们都曾提到过朗道和皮亚季戈尔斯

基1935年下半年失和之事。师徒失

和，在所多有，一般情况下为师者

对学生申斥一番，以示惩戒，也就

够了。令人不解的是，朗道对皮亚

季戈尔斯基的惩罚居然一直持续了

20多年。朗道为何对皮亚季戈尔斯

基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宽恕？他们

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本文根据皮亚季戈尔斯基写给别人

的信件、拉纽克教授在研究“乌克

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事件”过程中取

得的材料以及其他一些文献[1—4]，对

这一问题的由来做些探讨。

1 皮亚季戈尔斯基其人

列昂尼德·皮亚季戈尔斯基是朗

道1932年到哈尔科夫之后招收的第

一个研究生。他有着极不平常的成

长和求学经历。皮亚季戈尔斯基于

1909年出生于乌克兰农村的一个犹

太小商人家庭。十月革命后内战期

间的 1919年 5月，全村遭到反革命

匪帮的反犹屠杀，10岁的皮亚季戈

尔斯基失去了父母，自己的右臂也

因受枪伤而被截肢，成为无家可归

的流浪儿。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设立了多个孤

儿院，收容教养这些少年儿童。皮

亚季戈尔斯基于1920年进入哈尔科

夫地区的《巴黎公社》孤儿院直到

1925年，期间他成为乌克兰地区最

早的少先队——少年斯巴达克团的

团员，积极参加了这个少年组织的

各种活动(图 1)，并从 1922 年起担

任少年斯巴达克团哈尔科夫市委员

会主席3年(图2)。1922年12月，他

们创办了苏联乃至欧洲的第一份儿

童报纸《少年斯巴达克报》1)，1924

年开始在乌克兰国立出版社担任儿

童共产主义出版物通讯员，并于同

年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受共青团委派在乡村工作时，曾

在参与扑救火灾时又一次受到枪

击，背部的子弹直至1980年代才取

出。194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皮亚季戈尔斯基没有上过小学

和中学。10岁之前，父母教会了他

拼写和阅读儿童书籍，进入

孤儿院后他迷恋上图书馆。

12 岁那年哈尔科夫大学的

巴拉巴绍夫2)教授带着自制

的望远镜访问孤儿院，使得

皮亚季戈尔斯基迷上天文

学。结识巴拉巴绍夫给他带

来了人生转折。他在巴拉巴

绍夫教授的指导下，自学数

学，独立做完了有名的沙波

什尼科夫和瓦里采夫《代数

学习题集》上的所有习题，1927年

考入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

皮亚季戈尔斯基1930年尚未毕

业就开始在哈尔科夫大学担任教

1) 这个报纸后来改名为《少年列宁主义者报》，一直出版至苏联解体。

2) 尼古拉·巴拉巴绍夫(1894—1971)，苏联天文学家和教育家，对月球表面性质和行星大气研究有重要贡献，1948年

被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43—1945年曾任哈尔科夫大学校长，1969年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图1 皮亚季戈尔斯基(左1)1922年在

孤儿院为德国儿童募捐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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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23年少年斯巴达克团哈尔科夫第一届市

委会全体委员与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扎通斯

基的合影(左二拿报纸遮住右臂者为皮亚季戈尔

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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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给该校社会主义教育系的学生

讲授数学。1931年大学毕业后，到

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工作

(图 3)。1932—1935 年他是朗道的

研究生，1935—1941年为乌克兰物

理技术研究所理论部的工程师

(1931—1956 年他还一直在哈尔科

夫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任教员)。

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4年成为

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兹尔-奥尔达市

的乌克兰联合大学工作人员。1944

年疏散归来后，继续在乌克兰物

理技术研究所任职并继续任哈尔

科夫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的教员

( 图 4)。 1955 年获数学物理副博

士，1956年全家移居到位于莫斯科

市郊 40 公里处的门捷列沃村，在

全苏物理技术和无线电技术测量研

究所任研究员，他创立并领导了该

所的理论物理实验室；1982年以后

在全俄表面性质和真空研究所工

作，直至1993年去世。

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女儿玛丽亚·

皮亚季戈尔斯卡亚这样评价自己的

父亲：“父亲是从理想和最好的意义

上理解的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

员应当永远站在第一线。我记得我

问过他，自己既然已经失去了右手

而且进入暮年，为什么还要同单位

上的人一起去收土豆3) ? 他回答说，

他从来不把自己当残疾人看，作为

一个共产党员和部门领导，应当和

自己的同志们同甘共苦。苏联解体

之后，他仍继续缴纳党费，病得走

不动路时，也坚持要我们代他去交

党费。他认为，共产党员应当永远

和党站在一起，特别是当党处于生

死存亡之际。”[1]

2 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1932年朗道来到哈尔科夫担任

乌克兰物理技术所理论部主任之

后，在所长奥布列伊莫夫的大力支

持下，雄心勃勃地开始实现他振兴

苏联理论物理学的计划(图5)。他首

先抓紧培养理论物理人才，相继招

收了皮亚季戈尔斯基(1932)、康帕

涅兹(1933)、栗夫席兹(1933)、阿希

泽尔(1934)、波梅兰丘克(1934)、蒂

萨(1935)等研究生，除限定他们通

过理论物理最低限度考试之外，还

给各人规定了论文题目，让他们进

入理论物理的前沿研究领域。同

时，他开始从这批学生中物色自己

的合作者，着手撰写《理论物理学

教程》。他最初选定的合作者，一个

是叶夫根尼·栗夫席兹，另一个就是

皮亚季戈尔斯基。在 1935年 7月为

研究所墙报所写的理论部上半年总

结中，朗道是这样评价皮亚季戈尔

斯基的：“皮亚季戈尔斯基正以中等

速度推进自己的科学工作。除此之

外，他和我一起撰写了堆积如山的

所有的教学大纲并成为组内唯一操

心哈尔科夫大学教学的人”。在提到

理论部撰写书籍的计划时，他指出

“撰写书籍的计划正全力进行，正在

撰写的有：(1)统计物理学——栗夫

席 兹 ， 完 成 期 限 ： 11 月 1 日 ；

(2)力学——皮亚季戈尔斯基，完成

期限：12月 1日；(3)原子核——阿

希泽尔，完成期限：明年 1 月 1

日”。从朗道的这些文字来看，他对

皮亚季戈尔斯基相当满意。

而皮亚季戈尔斯基对于朗道的

看法也十分正面，这不难从他 1988

年 5 月写给拉纽克的信中看出 [2]：

“朗道给自己提出了宏伟而又艰难的

任务：组织我国物理学和理论物理

学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可以说

是革命性的。(1)他首先投入人才培

养工作；(2)编写我国所有物理学家

的名单。朗道喜欢对他所研究的一

切进行分类。他对苏联的物理学家

也进行了分类。对于那些阻碍我国

科学发展的人他十分严厉。(3)但朗

道并不局限于分类。他开始组建物

理学家的队伍。为此目的，他首先

成立了以他为首的理论物理部4)。理

论部吸纳了一批青年人(阿希泽尔、

3) 苏联时期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每到土豆收获季节都要动员城市里的大学生和机关职员去集体农庄义务劳动，帮

助收获土豆。

4) 此句不实，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理论部是1930年由伊万年科首先组建的。

图3 皮亚季戈尔斯基1930年代的照片

图4 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A. K.瓦尔特 1947年为皮亚季戈尔斯

基所写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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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涅兹、格尔曼、栗夫席兹、波

梅兰丘克、皮亚季戈尔斯基)作为研

究生。(4)朗道制定了理论物理最低

限度考试的大纲，不仅理论物理部

的研究生要参加考试，我国的许多

青年物理学家也要参加这种考试。

(5)朗道组织了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

所实验物理学家的理论物理最低限

度考试。(6)他与自己最亲近的学生

栗夫席兹一起创建了《理论物理学

教程》……，这套教程第一卷的第

一版是与皮亚季戈尔斯基合作完成

的。本来还打算二人合作撰写《量

子力学》，但由于 1935年的灾难性

的突发事件破坏了这个计划，他的

合作者变成了栗夫席兹。(7)朗道组

织了哈尔科夫大学和哈尔科夫综合

技术大学物理力学系的物理学和理

论物理学的讲授。”

关于朗道在哈尔科夫大学的教

学工作，皮亚季戈尔斯基在给拉纽

克的信中还透露了以下情况：

朗道在哈尔科夫大学的授课在

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皮亚季戈尔斯基

的帮助。朗道初到哈尔科夫大学任

教时，只是理论物理教研室的一名

普通教授，教研室主任是皮亚季戈

尔斯基5)。由于皮亚季戈尔斯基

1931年以来一直在物理系授课，在

校长和校党委方面均颇有威信，为

了提高朗道的地位和所得工资，他

建议校方任命朗道担任实验物理教

研室主任，取代原来的主任热列霍

夫斯基教授6)，得到批准。朗道在哈

尔科夫大学的教学活动得到皮亚季

戈尔斯基的大力支持，当时哈尔科

夫大学的学生多数是工农子弟，年

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对朗道的

讲课往往听不懂，朗道说话随便，

随口骂学生“笨蛋、白痴”。而那些

与朗道年龄差不多的学生们也不客

气，反骂回去，称朗道为“笨蛋的

儿子小狮崽”7)。每当朗道与学生发

生矛盾，学生将对朗道的不满反映

到校方时，皮亚季戈尔斯基总能利

用他的个人威望从中加以解释协调，

无怪乎朗道称赞他是“组内唯一操

心哈尔科夫大学教学的人”。从这些

情况来看，直到 1935年 7月朗道写

墙报稿时，二人关系仍十分融洽。

朗道与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冲突

究竟因何而起呢？对此，除了比萨

拉比在她那本书中散布的传闻之

外，朗道方面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倒是将近髦耋之年的皮亚季戈尔斯

基留下了以下回忆[2]：

“与德国的战争日益迫近，许多

人并不了解我们国家所处的境况。

我们在许多方面缺乏对战争的准

备，其中也包括涉及物理学的事

情。尤其是，我们当时没有雷达。

因此，令人震惊的是，当德国的侦

察机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上空

突然出现时，竟然没人拦截它！然

而，这已经是战争开始以后的事

了。在战争开始之前那个关于雷达

的历史毁掉了我的命运。

我不知道别人对这件事怎么

看，但我个人十分清楚，雷达最重

要的部件——产生无线电波的磁控

管早在战争之前很久就在乌克兰物

理技术研究所认真开始研制了。组

织这项工作的是阿布拉姆·斯鲁茨金

院士8) (图 6)。为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他占用了一座楼。雷达的第二

个最重要部分是天线，制造天线是

建成雷达的必要条件。这项工作主

要不是实验而是理论。建造天线是

5) 1928年至1934年苏联处于“文化革命”期间，在此期间废除了一切学位和学衔，即便没有教授职称也可以担任教

研室主任职务，我国“文化大革命”前进行所谓“教育革命”的一段时期也有过此种现象。

6) 安德烈·热列霍夫斯基(1882—1943)，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教授，曾长期担任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主任。

他积极参与了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建设工作，曾担任该所所务委员会成员。

7) 学生将朗道的名字和父名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改为Левко Дуракевич(笨蛋的儿子小狮崽)。

8) 阿布拉姆·斯鲁茨金(1891—1950)，1928年起担任哈尔科夫大学教授，1930年起任乌克兰物理技术所电磁辐射

实验室主任。1938—1939建成苏联第一个雷达装置，1939年领导了苏联防空雷达的建造。1948年被选为乌克兰科学

院院士。

图5 乌克兰物理技术

研究所时期的朗道

图6 阿布拉姆·斯鲁茨金

(1891—1950)

图7 1935年的科列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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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但如何设计天线呢？一大

堆人出来说话了(其中包括来自德国

的客人们)，他们认定：‘朗道正进

行组织苏联理论物理学的重要工

作。不应当去打扰他！乌克兰物理

技术研究所应当从事物理问题的基

础研究，斯鲁茨金，他的大楼以及

他所领导的研究人员，只会对发展

苏联物理学起到干扰和制造困难的

作用’。因此，他们认为‘为了不干

扰所内研究工作，斯鲁茨金以及他

所领导的研究人员，也就是整个无

线电物理研究集体应当从乌克兰物

理技术研究所分离出去’。

当时所内发生的情况一言难

尽。科列兹(图7)向我转达朗道的指

令：‘你应当为研究所的墙报 《冲

力》写一篇文章，要求把斯鲁茨金

的研究室从所里分割出去’。我对他

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与你们的

看法相反，我确信理论物理学家应

当暂时把其他工作停一下，去帮助

斯鲁茨金’。科列兹告诉我，他已向

朗道转达了我拒绝写这篇稿子的意

见。可是第二天他又来提同样的要

求，就这样持续转达同样的要求许

多天。那时我头一次体验了无

法正常睡眠的味道。我好像处

于某种未曾预料到且极不愿意

发生的事件的中心。现在我才

明白，这是对我的一种‘攻

心’战术，遭到同样‘攻心’

的，除我之外，还有瓦尔特和

希涅尔尼科夫9)。

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从

未和任何人进行过这种使我感

到恐慌的谈话。有关朗道和科列兹

这样对付我的事，除了我的朋友瓦

尔特之外，我也没有告诉过别人。

不久突然传来了科列兹被捕的

消息。我被召唤到审判科列兹的法

庭作证，在法庭现场旁听的有杰出

物理学家舒布尼科夫的妻子奥尔加·

特拉佩兹尼科娃和科列兹的妻子。

在问了一些程序性问题之后，法官

问我：‘科列兹反对乌克兰物理技术

所斯鲁茨金所进行的雷达研究是不

是真的？’我回答说‘确有此事’。

法官又问：‘在你看来，他为什么这

样认为？他为什么反对斯鲁茨金的

工作？’我回答说‘出于无知，他根

本什么也不懂’。之后法官们告诉我

可以离开。我回到研究所坐在图书

馆里(图8)，由于激动脸颊发热。自

从那件事发生以来几十年过去了，

但经历了那可怕一天的我仍然无法

平静下来。而接下来我的神经和健

康还要经受更大的考验。

朗道来到图书馆，勾了勾手指

示意我出去。到了他的办公室后，

他叫我把理论组的记事本交给他，

其中有他编写的物理学家的名单。

这个记事本平时由我保管，因为他

认为我是他组织物理学方面工作的

最亲密伙伴。接到我递给他的记事

本后，他将我的名字从标题为‘共

产党主义者’的一栏划掉，写到标

题为‘法西斯分子’的一栏。我不

知道那两个因痛苦而发狂的妇女(特

拉佩兹尼科娃和科列兹的妻子)究竟

在他面前说了些什么。朗道没有问

我任何问题，只是告诉我以后不要

再来参加他主持的理论物理讨论班。

在此之前的几年，我和朗道关

系密切。他对我也很好。我们两个

一起去大学讲课，相互之间无所不

谈。自从我拒绝写反对斯鲁茨金的

文章之后，我们的关系就彻底改

变了。

……

我已经在理论物理讨论班上作

过了朗道交代给我的有关副博士论

文答辩工作的报告。论文的题目是

《β 衰 变 中 电 子 — 正 电 子 对 的 产

生》。我和朗道的关系搞崩之后，他

把这个题目转给了从匈牙利来的研

究生蒂萨。蒂萨告诉我，朗道对他

说‘你只能选这个题目，否则无题

可选’。他和栗夫席兹火速地答辩了

这个题目。还要补充的是，蒂萨是

用我的提纲通过副博士答辩最低限

度考试的，几乎有一年多，他每天

到我家来吃晚饭并讨论最低限度考

试的问题。”

从以上回忆可以看出，朗道与

皮亚季戈尔斯基冲突的起源是后者

在审判庭上作证时非但没有维护朗

道的“侍从武官”科列兹10)，反而

9) 安东·瓦尔特(1905—1965)，苏联物理学家，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32年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与列彭斯基、希

涅尔尼科夫一起实现人工核裂变。希涅尔尼科夫(1901—1966)，苏联物理学家，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44—1965年

担任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得以复兴。

10) 根据阿希泽尔的回忆[5]，科列兹1935年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来到哈尔科夫之后，成为朗道绝对信任的人，他没有

通过理论物理最低限度考试，却代表朗道处理所有组织工作，俨然是朗道的副手一般。朗道在《消息报》发表的文

章就是由他起草的。在理论部这个小范围里，波梅兰丘克称他为朗道的“侍从武官”。

图8 1933年时期的乌克兰物理技术所图书

馆(左1读书者为栗夫席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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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对他不利的证词11)。朗道

对此勃然大怒，完全不给皮亚季戈

尔斯基解释的机会，做出将他“逐

出教门”的断然措施。不仅不准他

参加自己主持的理论物理讨论班，

而且剥夺了他在学术上进一步发展

的可能性。此后，朗道在学术上追

杀皮亚季戈尔斯基 20 年，只要后

者准备在哪里进行副博士论文答

辩，他便到哪里进行堵截。一个誉

满全球的大科学家，如此对待一个

得罪过自己的前弟子，实在是闻所

未闻。

朗道虽将皮亚季戈尔斯基逐出

师门12)，但并没有把原来分配给他

的撰写《力学》的任务收回，而是

要他继续写完。关于此事，皮亚季

戈尔斯基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至于《力学》的写作。朗道向

我宣布，与以前一样，书还是由我

来写，他修改最后的这些章节。关

于教程的撰写，我必须指出以下几

点：(1)撰写教程的想法是朗道提出

的，各卷的目录也是朗道编制的。

(2)我手头没有朗道讲授力学的提

纲，只有他在理论部讲力学时的简

短记录，一些零散的纸片。我每写

完一节之后，就将这部分稿子交给

朗道编辑修改。他的工作基本上是

删去他认为是多余的部分。他删减

(约占全部文稿的15%—20%)后的文

稿就成为后来出版的书。”［1］

原来《理论物理学教程》的第

一卷居然是在皮亚季戈尔斯基被逐

出师门后写完的，不能不令人佩服

他忍辱负重的精神。

3 一点感触

前两节的叙述表明，朗道和皮

亚季戈尔斯基的失和实际上是 1935

年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内两派争

论的结果。在这场争论中，作为朗

道学生的皮亚季戈尔斯基站到了与

朗道对立的立场上。他不仅没有附

和自己的导师反对研究所开展应用

研究的主张，反而坚决反对将接受

了雷达研制任务的斯鲁茨金实验室

从研究所分离出去，而且在法庭作

证中，认定朗道的“侍从武官”科

列兹有罪，并且认为朗道一派所进

行的活动有害于苏维埃国家利益。

细想起来，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

期，从小受到苏维埃政权抚育成长

起来的皮亚季戈尔斯基采取支持研

究所开展国防研究的立场实属理所

当然，无可厚非。皮亚季戈尔斯基

直至晚年，也对自己采取的这一立

场不感后悔13)。至于朗道对

皮亚季戈尔斯基所采取的

“断然措施”，乃至之后 20

余年在学术上对皮亚季戈

尔斯基的不断压制，则令

人感到未免过分，颇有些

恃强凌弱的学霸作风。

朗道学派曾在上世纪

40—60年代为理论物理学的

发展做出过辉煌贡献，获得

了崇高的国际声誉。朗道本

人的科学成就、朗道所提倡的严谨

学风、朗道所推行的理论物理最低

限度考试、朗道举办的理论物理学

讨论班以及朗道和栗夫席兹合著的

《理论物理学教程》不仅在苏联，而

且在国际物理学界享有盛名，受到

人们的推崇。但是朗道学派存在一

个很坏的习惯，也是这个学派的致

命弱点，那就是对朗道的个人崇拜

和绝对服从。而这种坏习惯的提倡

者并非别人，正是朗道自己。他对

待皮亚季戈尔斯基的这种“顺我者

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其学派这

种坏习惯的表现之一。由于皮亚季

戈尔斯基旗帜鲜明地反对他关于乌

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办所方向的主

张，他便不由分说地取消了其参加

讨论班以及副博士论文答辩的资

格，并且从 1935年起到 1955年止，

皮亚季戈尔斯基只要在哪里答辩，

他便要到哪里进行阻止。而对于积

极贯彻他主张的科列兹，他则百般

维护14)。朗道的这种做法，也曾不

11) 拉纽克教授为撰写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的历史，曾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时代调阅了哈尔科夫地区国家安全

局的有关档案，发现了皮亚季戈尔斯基作证的书面材料。在这篇材料中皮亚季戈尔斯基表明了自己坚决支持国防研

究和反对科列兹等人要求将研究所一分为二的主张的立场，他认为在一些外国专家支持下，朗道让科列兹带头闹事

是有害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活动，并认为朗道是受到科列兹的影响而逐渐偏离正确方向的[2]。

12) 朗道本来还要将皮亚季戈尔斯基开除出理论部，只因遭到复任的所长列彭斯基的坚决反对而未成功。

13) 皮亚季戈尔斯基的儿子龚蒂列夫写给格洛别兹的信中指出：“爸爸绝非克格勃的线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

调，尽管许多共同的朋友建议他向朗道道歉，他坚持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什么要请求朗道原谅的”[1]。

14) 1936年科列兹被判刑一年半后，朗道曾致信给乌克兰国安人民委员部部长巴利茨基，认为科列兹无罪，导致法院

重审，宣布科列兹无罪释放。1956年朗道又致信苏联最高军事检察长要求为科列兹平反，但未被批准。

图9 伊萨克·波梅兰

丘克(1913—1966)

图10 维尼阿明·列维

奇(191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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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表现在对待该学派内其他

人身上。据文献记载，波梅兰丘克

(图 9)和列维奇 (图 10)这两位老学

生15)都曾因与朗道采取不同的立

场，被朗道短期“逐出教门”。前者

是因为与伊万年科合作撰写了有关

同步辐射的论文，后者是因为让自

己所在的物理化学研究所的所长弗

鲁姆金在论文上署名。大家知道，

上世纪40年代之后朗道与伊万年科

彻底断绝了来往，在学术上他又很

看不起弗鲁姆金，于是认为这两位

老学生的行为“背叛”了自己，曾

一度停止了他们参加星期四理论物

理讨论班的资格，以示惩罚16)。

朗道与皮亚季戈尔斯基的交恶

是发生在特殊时期的一场历史悲

剧。朗道用自己学术上的优势地位

压制皮亚季戈尔斯基，使得后者直

到 20年后才完成副博士学位答辩，

令人为之惋惜。按照朗道为学派立

下的规矩，他既然与皮亚季戈尔斯

基交恶，他的学生们也必须与皮亚

季戈尔斯基断绝关系，使之彻底孤

立。可惜朗道这种不合人情的规

矩，并未完全见效。作为哈尔科夫

时期的老同学，康帕涅兹和阿希泽

尔依然和皮亚季戈尔斯基保持交

往，每当自己有新作出版，他们均

会赠送给这位“落难”的老同学[3，4]并

写下友好的赠言(图 11)。而朗道学

派在乌克兰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伊利

亚·栗夫席兹17)，则至少和皮亚季戈

尔斯基合作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1]。

在笔者看来，朗道学派的这种

坏习惯，既不利于学派内部团结，

也影响与其他学派同行的关系，给

这个学派的日后发展带来相当负面

的影响，实不可取。卡岗诺夫教授

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朗道学派——我

对这个学派的看法》的书[7]，其中的

一篇长文洋洋洒洒总结了朗道学派

的七大特点，偏偏没有谈到这个问

题，颇以为憾。其实，对于朗道学

派内部这种一人独尊的文化，学派

内人士并非没有非议，只是没有人

敢于公开提出批评而已。朗道五十

岁生日时曾收到弟子和朋友们赠送

的许多有趣的礼物，其中有两幅漫

画颇具深意，一幅把朗道绘作上帝

派到人间向芸芸众生传喻量子力学

的圣徒(图12)，一幅将朗道绘作君临

“兽界”作威作福的狮王(图13)。细

想起来，这两幅宣扬朗道至高无上

的漫画，又何尝不是圈内人士对朗

道学派内部文化的一种讽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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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波梅兰丘克(1913—1966)被认为是朗道最有天才的学生，他仅用两个月时间就通过了朗道的最低限度考试，是朗

道学生中最早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人(1953年通讯院士，1964年院士)。在朗道的讨论班上，他是唯一敢于表示不

同意朗道看法的人。列维奇(1917—1987)则是另一位天才学生，他独辟蹊径，创立了物理化学流体动力学学科，1958

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6) 哈拉特尼科夫在纪念朗道诞生100周年国际会议的讲话中对其惩罚这两位老学生的原因另有说法[6]。

17) 伊利亚·栗夫席兹(1917—1982)是与朗道合著《理论物理学教程》的叶夫根尼·栗夫席兹的弟弟，他虽不是通过朗

道最低限度考试的朗道的直接的学生，但其科学研究受到朗道的指导和影响，故和阿希泽尔一起被公认为朗道学派

留在乌克兰的两个杰出代表。伊利亚的科学成就比哥哥叶夫根尼要高，他对凝聚态物理学有重要贡献，被选为苏联

科学院院士也远早于哥哥。朗道1968年逝世后，他被卡皮察聘请接替朗道担任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部主任职务。

图11 阿希泽尔和康帕涅兹为皮亚季

戈尔斯基写下的赠书留言(左为阿希泽

尔和波梅兰丘克合著的《原子核理论

若干问题》(1950年出版)，右为康帕涅

兹所著《理论物理学》(1955年出版))

图12 布道者 图13 大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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